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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牡丹亭•惊梦》的梦境创造及局限性所在
田琳梦  苏星元  鲁璎珞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摘　要]《牡丹亭》中“惊梦”一节是全戏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一节，这一场骇俗的少女春梦体现了汤显祖“以情抗

理”“有情无理”的思想理念，也更加彰显《牡丹亭》中表达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主题。汤显祖本人所处的时代背

景、社会思潮及自身遭际交织造就他笔下极具特殊意味的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原欲的描写。同时，梦境这一虚构载体及春梦中出

现的花神形象乃至后续以鬼魂形态存在的杜丽娘形象都可以看出，尽管汤显祖对于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超越性，但其并未完全跳脱出当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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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中“惊梦”一节是全戏具有承上启下意义

的一节，这一场骇俗的少女春梦体现了汤显祖“以情抗

理”“有情无理”的思想理念，也更加彰显《牡丹亭》中表

达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主题。汤显祖本人所处的

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自身遭际交织造就他笔下极具特殊意

味的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原欲的描写。同时，梦境这一虚构

载体及春梦中出现的花神形象乃至后续以鬼魂形态存在的杜

丽娘形象都可以看出，尽管汤显祖对于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

欲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性，但其并未完全跳脱出当

时的传统。

一、梦境的创造：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个人遭际

汤显祖所处的明朝朝廷内外腐败不堪，袁崇焕曾作《哭熊

经略》一诗中“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对明朝政

治的腐败给予大胆揭露。同时，明朝对于妇女的禁律也较之前

朝更甚，《明史·烈女传·序言》中“明兴，著为规条，巡方

督学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以树坊表”；又有《丛杂记》中

“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

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打使从者”；另有修“女诫”、作

《伍伦全备记》加深对妇女的束缚和迫害[1]。

在社会思潮上已然出现反封建、反理性的思想潮流。心

学之风盛行，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也”的思想，提

倡“本心体悟”“致良知”，由自己的内心去找寻“理”。

李贽提倡“童心说”“真心说”，以“真情”反对“假

理”，称赞纯粹无杂质，人最为自然的本性之美[2]。“童心

说”肯定人的生命原欲，追求人欲，李贽强调个性解放，抨

击男尊女卑，强调尊重妇女。明代主戏曲情论的徐渭也作

《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以女扮男装建功立

业的故事表达其反封建的思想。这些思想促使着当时的人们

逐渐转向人的本性，探究原始的人性和人欲，对于人内心的

“情”也更加强调。

汤显祖自幼受到道教与儒教的思想的双重影响，同时他

所生长的地方王学之风盛行，因此汤显祖也深受心学的影

响，“十三时从明德罗先生游”，成为罗汝芳的弟子。在此

背景下，汤显祖的个性更加具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一

面，这样的个性对其在戏曲上的创作颇具影响。汤显祖强调

“真情”，他所言之情，以“真人”为前提，表现在人性

上，这样的理念是受了心学主性的影响[3]。在戏曲创作上强

调“曲意”和“意趣说”，创作理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具

有浓烈的情感色彩，不为规矩所缚，这一点从他与注重戏曲

格调的吴江派之间的论战便可看出。

个人遭际与时代思潮相互交织，汤显祖在辞官的一年中

创作出《牡丹亭》这一作品，提出“有情无理”“生者可以

死，死者可以生”的思想，并在其中写出对女性视角下的生

命原欲进行了描写。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梦中之情，

何必非帧？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梦生发于情，将人最

为隐秘的情感诉求包裹在一场梦境中；而情又自梦延伸出

去，生发出至情至性。杜丽娘便将自己的情欲转化为一场春

梦，在春梦中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满足自我的生命原欲，

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从而达到一种“超我”的境界[4]。杜

丽娘在游园中入梦，在梦境中的主动方为柳梦梅，“将奴搂

抱去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5]；被动方为杜

丽娘，“旦作羞”“旦推介”[5]。但这场梦实际上的主动方

为杜丽娘，她实为梦境的发起者，而柳梦梅才是被动地进入

杜丽娘的梦境当中。柳梦梅在此成了杜丽娘难以排遣的闺情

宣泄的承载体，同时也是杜丽娘解放个性的催化剂和见证

者。“泼新鲜冷汗粘煎，闪的俺心悠步弹，意软发偏”[5]，

从唱词中可以看出，杜丽娘全然是一副餍足之色的模样。

汤显祖的“惊梦”从人自然的生命欲望角度出发，笔触

直达广大遭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身上，关注女性个体的生

存状态[4]，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观念的有力反抗，

充满着个性解放、人性觉醒的思想理念。这一场梦也是汤显

祖所要表达的“主情”思想的载体，唯有超越简单的情爱关

系，达到二者之间生命的触碰与联系，才能彰显出“情”的

分量可等同或超越生死的观念，两性自由结合的美好是对明

朝封建礼教的强有力回击，“性”是显现的因素，由“性”

延至深层次的“情”，达到汤显祖所提倡的“至情至性”思

想理念。

同时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临川四梦”及汤显祖绝大多

数作品当中，哪怕有类似的才子佳人模式的爱情戏，也并未

出现如同《牡丹亭》一般的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原欲的描

写。以“临川四梦”中的《紫钗记》为例，《紫钗记》同样

是才子佳人模式的爱情戏，同样也体现出重情的主题，但其

在讴歌真挚的爱情外还掺杂对政治腐败的批判与揭露。换而

言之，《紫钗记》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戏，“情”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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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钗记》中也并未像《牡丹亭》中一般重，在《牡丹

亭》里杜丽娘可以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因此，在一部夹杂

着政治因素的爱情剧中，人的生命原欲出现了暂时的隐身，

而人的个性在此更加突出，因而尽管霍小玉对于情同样看得

万分重，但也并未出现一场“春梦”，更多在于展现自己的

个性思想。因此，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中出现女性视角

下的生命原欲描写是极具特殊意味和独特性的。

二、梦境的保护：文化传统及局限性

《牡丹亭》所描写的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尽管具有超

越时代性的部分，但整场梦都是典雅唯美，具有符合中国古

代文化传统的部分，而非《金瓶梅》般荒淫放荡；梦的过程

是充满神圣的仪式感的，而非以地为席、以天为被的随性。

可以注意到的是，在杜丽娘发起这一场可谓骇俗的春梦后，

我们对于杜丽娘这一角色的印象并没有由“官家小姐”变为

“放荡娼妓”，她仍然是怀有少女春思的大家闺秀形象。这

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则与汤显祖别出心裁设置的花神形象密切

相关。正是“在虚幻和理想相结合的梦境中成全杜丽娘姻缘

的不是才子中状元之类的世俗力量，也不是金童玉女似的上

天旨意，而是由于作者别出心裁所虚构的花神的助力”[6]。

花神来历最初有两种说法，一说来自《淮南子•天文训》

中“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高诱注：“女

夷主春夏长养之神 ”[7]；另一说花神为魏夫人，即道教清派

创始人的弟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花神象征着生殖

崇拜和浪漫爱情。远古时期的人们注意到花作为植物的生殖

器官对于植物繁殖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远古时期人们的

生殖崇拜中，将植物的花纳入了思考范畴[8]。另一方面，早

在《诗经•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

其室家”便以花喻婚嫁爱情，以桃花营造美好浪漫的氛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花神经历不同的形象转化，初期为

女性美的象征，明清时期以性爱之神的形象为主，同时存在

着向爱情神的转变倾向，至清代时出现才女花神的形象。

在《牡丹亭》中，花神施法引二人入梦，在这里的花神

代表自然性灵的力量，具有神的崇高性和仪式感。花神的出

现使得这一场交欢富有神圣感与仪式感，而非白日淫喧般荒

谬，而是具有朦胧的美感，更加使人易于接受这一场交欢。

如果以其他神来施法引二人入梦，则会使人不易于接受。以

同样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爱情神月老为例，月老在中国

古代神话故事中往往以牵人红线，连成姻缘的身份出现，往

往出现在男女爱情之外，较少介入爱情的实质过程，更代表

一种天命天定观念。而作为远古生殖崇拜象征的花神，往往

直接介入男女爱情的实质过程中，在明清时期更是以性爱之

神的文学形象存在；另一方面，二人相遇的地点为春意盎然

的后花园，借助花神在故事情节设置上也更加合理，使人易

于接受。

素昧相识的二人在这一场虚构的春梦中交欢，这一行为

从封建社会世俗上而言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在梦中二人得

到了来自代表自然和神圣意志的花神的庇护和祝福。在“冥

判”中花神以三十九种鲜花详细地描述了一场交欢的过程，

其间营造出诗意而又缠绵的意境，蕴含汤显祖对于两性关系

的赞美之情。因此，花神这一形象的出现实是汤显祖在延续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别出心裁设计的。

同样，在以花神对二人进行庇护时，作为发生的情

景——虚构的春梦以及之后以杜丽娘鬼魂形态存在也同样对

杜丽娘的形象进行了维护。而从此中也可以看出，汤显祖尽

管描写了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但其还存在未冲破传统观

念的一面。

“惊梦”中表面上是花神施法引得两人入梦相遇，实则

是对杜丽娘自身对于生命原欲渴求的掩盖。杜丽娘对于生命

原欲的内在冲动与当时的封建礼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与矛盾，对于性的追求不可显示得过于明显，其从女性视角

对生命原欲进行描写已然骇俗，如果将杜丽娘的内在冲动表

现得过于明显，便会遭受卫道者更为猛烈的批评。因此，二

人交换的场所是一场虚构梦境中的后花园，入杜丽娘的梦的

柳梦梅也并非地痞流氓之辈，而是翩翩佳公子的形象，汤显

祖在之后还安排柳梦梅科举，这与当时“门当户对”的观念

是一致的。从柳梦梅的塑造上可以看出，杜丽娘并未完全跳

脱出时代的局限性，换而言之，汤显祖本人在创作时并未跳

脱当时的时代和传统。

参考文献:

[1]陈文兵.梦是梦·梦似梦·梦非梦——论《牡丹亭》

的梦境描写[J].四川戏剧.2012(03)：40-42.

[ 2 ]邹自振.李贽的“童心说”与汤显祖的“情至

说”[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3(01)：

64-69.

[3]左东岭.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J].文艺研

究.2000(03)：98-105.

[4]张丽锋.杜丽娘的欲望与梦中的达成[J].文学教育

(上).2020(08)：185-18.

[5]汤显祖.牡丹亭（精注插图本）[M].北京：知识出版

社，2015-04.

[6]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7]淮南子[M]．清乾隆武进庄氏刻本．

[8]廖明君.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M].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2006.

作者简介：

田琳梦（2003.06-），女，汉族，四川南充人，汉语言

文学本科生。

苏星元（2000.12-），女，壮族，广西南宁人，汉语言

文学本科生。

鲁璎珞（2001.06-），女，汉族，湖南常德人，汉语言

文学本科生。


